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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提出控制视觉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可变要素，从三个层面对各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进

行厘清，最后得到一个能够呈现视觉符号在两种不同表现下的逻辑模型。方法 以符号学和传播学理论

为基础，进一步解读了视觉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这种关系建立的外

部环境及脉络，建构出了视觉信息传达各要素关系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卡尔曼提出的控制理论，以

《传播数学模式》结合设计要素进行分析，梳理了符号与认知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从三

个层面对可控性在创意生成过程中对各要素产生的影响进行阐述。结果 以视觉符号的两种表现方式，

整理出了其在视觉传达过程中的逻辑模型，并引用设计实例结合认知心理学理论进行说明。结论 通过

对信息传达系统中可变量的控制，提高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针对性，从而使其能够符合设计者的预期设

定，对提升视觉传达设计质量有所帮助。此外，以逻辑模型的方式对于视觉信息在设计呈现过程的研究

形式，为设计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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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gical Model of Visual Symbols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lability 

XIE Xue-ying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By controlling the variable elements of visual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this study clari-

fies the influence relations among the elements from three levels, and finally obtains a logical model that can present vis-

ual symbols under two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further 

interpret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visu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process,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ontext that influ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relationship, and constructs a relationship model of 

various elements in visu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trollability proposed by Kalman, com-

bined with the study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elements, it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 and cogni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lability on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gener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t sorts out the logical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two ways of visual symbols, as well as stating by using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ory and design 

examples.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he variable in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ystem, the accuracy and pertinence of in-

formation transmission can be improved to meet the designer’s expectations, which help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addition, the study of visual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presentation in the form of a 

logical model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design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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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视觉信息爆发的环境中，人们会倾向

于用选择性的注意力来关注收到的信息，并以某种方

式快速地屏蔽那些没有引起兴趣的信息。这就给视觉

传达设计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才能快速地吸

引受众的注意力，激发起他们的兴趣，又能够准确、

有效地传达信息，这是对设计者能力的考验。 

视觉传达设计是有着明确表达目的的创作活动，

要提高传达的有效性、信息传递的载体质量、针对性

和易受性是关键。那么，能否在视觉信息传达过程中

建立一种“逻辑模型”，通过对“逻辑”中可变要素

的控制，实现提升信息表达的质量和传递的有效性

呢？本研究尝试引入控制论中“可控性”的概念，通

过对设计生产过程中可控性要素的控制，使信息传达

向预期的结果发展，并结合信息传递环境加以优化，

实现对信息内涵和情感的有效传达，从而提高视觉信

息传达的效果。从可控性的视角，依照符号学、传播

学和认知心理学原理，梳理出视觉传达设计中视觉符

号表现的逻辑模型。 

1  视觉设计中信息传达流程及各要素之间

的结构关系 

我本研究探讨的是在视觉传达设计和信息传递

过程中，视觉符号的表现是否存在着一些需要遵循的

逻辑和依从的俗成，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其在视觉信

息传达过程中发挥作用。 

1.1  视觉信息传达流程及各要素 

视觉传达设计是一种指利用视觉符号来进行信

息传达的设计 [1]，即视觉符号是信息传达过程的媒

介，对语意表达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符号学理论中，布拉格学派核心人物罗曼·雅各

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一文里提出了

著名的六要素及其六功能理论[2]。这六个要素分别是

指，说话者、受话者、信息、代码、语境和接触，见

图 1。这一理论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发起，

信息以代码的形式，通过双方都理解的语境和之间

的接触，最后传达到受话者。信息能否被有效解读，

受到语境、接触和代码的制约。其中代码（code）也

译为信码或组码，是信息的承载介质，除了特定的语

境外，在说话者和受话者的代码库中必须包含这部分

交集。 
 

 
 

图 1  罗曼·雅各布森的六要素及六功能理论模型 
Fig.1  Six-elements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six-functions by Roman Jacobson 

在传播学理论中，Shannon 和 Weaver 在 1949 年

的著作《传播数学模式》中提出了著名的线性传达模

型，见图 2，并对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与“解

码”提出了三个层面的问题，分别是技术层面，即研

究如何精确地传达信息；语意层面，即研究如何精确

地表达预期的意义；以及效果层面，即研究如何影响

行为及其程度[3]。 

基于以上符号学和传播学理论，本研究对视觉信

息传播流程进行了整理，按照视觉设计领域中相应的

角色进行了等量替换，最终得到了一个呈现视觉信息

传达过程的流程图，见图 3。 

从图 1、图 2、图 3 可以看到，视觉传达设计和

上述语言传播活动本质是相通的。设计者作为主体，

通过符号造型完成信息编码，编码和解码是两个最重

要的节点，决定着信息能否有效传播。这里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信码，它是指社会的、集体的文化

惯例和习俗确立起来的一套符号编辑和解读的规则。

它是社会成员为确定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之间

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的未成文的文化契约。信码的基

本功能就是通过文化契约和社会惯例来保证意义的

有效性[4]。 

1.2  视觉信息传达流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设计者通过视觉符号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受众则

基于知觉从认知的角度接收、识别并阐释视觉符号呈

现的语意。认知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模式 A 与记忆

系统中已经存储的标准 Ᾱ 重叠时，就达到了模式识

别的目的。重叠程度愈高，对模式的识别愈准确[5]。

在模式识别的加工过程中，也会受外界环境（“噪音”）

的干扰，使阐释产生分歧。 

在图 3 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认知心理学理论，

进一步整理出了一个视觉传达流程中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模型，见图 4。其中信码是编码与解码的交集，

即设计者和受众信息库中共享或部分共享的部分。由

此可见，信码成为信息传达流程中状态变量，是设计

生产流程中关键要素。设计者首先要通过符号造型等

技术手段提高语意的呈现精准度[6]，其次是从文化方 
 

 
 

图 2  Shannon 和 Weaver 的线性传达模型 
Fig.2  Linear communication model by  

Shannon and Weaver 
 

 
 

图 3  视觉信息传达模型 
Fig.3  Visu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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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视觉信息传达流程中各要素的关系模型 
Fig.4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elements in visu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rocess 
 

面，依据不同的受众群体的认知差异来调整，二者相

互作用使信码的范围扩大。透过这个关系模型，可以

清楚地看到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依存的关系，以及

信息在发出、传递和接受过程中的流程。 

2  视觉传达设计生产中的可控性 

2.1  可控性的定义 

可 控 性 （ controllability ） 的 概 念 是 卡 尔 曼

（R.E.Kalman）首先于 1960 年提出的，最早出现在

控制理论，他表明在设计某些最佳控制系统之前，必

须首先确定它的状态是否可控，属于技术和技术科学

领域。盛国荣等学者在哲学层面阐述了对可控性的理

解，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特定系统中

控制对象在运行过程中，控制主体基于一定的利益和

目的，运用一定的手段，并根据控制对象的反馈信息

进行决策调整，进而控制系统的未来走向”[7]。可控

性及其控制理论在现代工程设计领域起着很重要的

作用，使设计者在创意生成过程中通过对状态变量的

有效控制，从而实现预期目标。 

依据上述可以发现，视觉传达设计中信息传达的

过程和目标与哲学层面阐述的可控性是吻合的。作为

设计工具的视觉符号可以被生成的关键在于，这种视

觉传达的过程是否可以被一个“逻辑模型”呈现出来，

或者说是否存在着一个“具备清晰生成环节”的模型。

关于这一点，从符号意义表达系统的层面上来看是清

晰存在的[8]。 

2.2  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引入可控性的意义 

视觉设计以其独具秩序性的符号体系向受众传

递情感和信息，使设计的符号成为按预设的意图被受

众认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设计者编码和受众的解

码或多或少存在误差。从技术可控性角度，通过对状

态变量的合理控制就能够减低误差，从而提高信息传

达的准确度，这就是引入可控性的意义。通过将符号

学、传播学、认知心理学并结合控制理论分析的方法，

整理出一个清晰并能够反映设计生成过程中各要素

之间关系的模型，将会为视觉设计者在创作中提供一

种可借鉴的思考方法，从而有效的提升作品概念及传

达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3  可控性要素与视觉符号的表现逻辑 

通过可控性有效地利用能够影响创意生成过程

中各个要素，使生成系统的运行符合既定目标，本研

究将从《传播数学模式》中提出的“三个层面”与设

计领域中的要素相结合进行分析。 

3.1  技术层面 

由于设计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极为关键，因此，可

以从技术性的角度把握可控性因素，从而提升视觉符

号表达的准确性。设计行为首先会对目标状态进行预

设，但结果能否实现目标却是未知的。“而这种未知

的结果，却需要某种可控性。”[8]要将这个未知的结

果能够最大程度的按照预设方式呈现，则需要将设计

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进行可控性的调整。从图 4 中设计

者的角度出发，需要考虑的要素包括：符号造型（编

码）、语意呈现（信码）、语境（外界干扰因素）、符

号认知（解码符号）和受众（特定对象）。设计者不

仅要对各要素有充分的了解，还要有很好的视觉表现

能力，才有可能使设计意图得到受众准确的解读。符

号的造型是保证语意呈现的根本，因此，在技术层面

上要提高视觉传达的精确性，就要求设计者能够确保

符号造型的精准表现，并配合以恰当的色彩，以此降

低与受众认知上可能产生的误差，从而提升符号所包

含信息的易读性，也就提高了信息传达的有效性，这

是重点控制的要素之一。即设计者在第一阶段通过对

造型表现的控制来提升受众的认知，有助于设计者能

够控制其作品的生成流程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 

3.2  语意层面 

设计者在以符号呈现设计的概念或意义时，可以

通过对影响可控性因素的强调或突出，增强视觉符号

传达的针对性。依据图 4，可以发现语意呈现的效果

受到设计者的表达能力和受众认知能力两方面因素

的影响，因此，在语意层面可从以下两点提高视觉符

号精确表达预期的意义。 

一是扩大“信码”的共享。根据信息传播学理论，

信息传播载体使用的符号只有既存在信息发送者的

编码库中，也存在信息接受者的解码库中，信息发送

者的语意表达才能被信息接收者准确的解读和接受。

在视觉传达的过程中，设计者首先要做到充分了解受

众的全面信息，尽可能准确掌握其认知能力，并以此

为基础通过提高符号造型表达的准确性、吸引力和针

对性，来扩大信码共享。其逻辑表现为用信码共享保

障符号造型的可读性，使受众能够准确的阐释和接

受。 

二是减低语境的干扰。英国学者霍尔说：“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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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永远不会最终确定，而是始终受制于变动，

既在一个文化语境与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变动，也会

在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之间变动。因而，不存在单

一的、不可变的、普遍的‘真实意义’。”[9]在 Shannon

和 Weaver 提出的线性传达模式中，对传播者意图以

外的、对正常信息传递造成干扰的“噪音”进行了明

确的阐述，他们认为这种干扰来源于不同的地域环

境、时代背景、文化差异等[10]。因此，设计者在这一

阶 段 要 根 据不 同 的 目 标受 众 来 进 行视 觉 符 号 的选 

择和创造，多从不同受众的认知角度出发，进行角色

互换，由此降低语境差异产生的干扰，减少语意认知

上的分歧，从而使双方的诠释能够最大限度的达成

一致。 

3.3  效果层面 

在效果层面主要是符号的认知，即解码，也是着

重解决受众能否理解符号本身所包含意义的过程，其

重点是在接受符号之后，对其所包含的内容解读与设

计者想要传递的内容是否能够达成一致。因此，设计

者在建构符号造型呈现设计语意时，除了充分了解和

尊重受众的文化、背景等因素之外，还必须遵从例如

色彩原则、构成原则、空间原则，以及认知心理学中

的格式塔理论等知觉定律或生理法则[11]。 

格式塔原理在心理分析上提出了人类对符号呈

现和认知习惯，包括接近性、相似性、闭合性、联系

性、正负性等[12]。也就是说，人类的视觉系统会对看

到的视觉信息进行重构。心理学家认为，视觉的形式

是受规律支配的，任何符号的造型，都是知觉积极组

织或建构的结果。因此，设计者在最后这一阶段的设

计过程中，将这些视觉理论和组织原则以及一些约定

俗成、习惯等文化风俗运用于实践中，限制随意性，

提高可控性，帮助受众更容易理解和准确阐释设计意

图，最终使未知的结果能够按照预期发展，达到最初

的设计目的。 

4  视觉符号的表现方式逻辑模型 

设计的成功与否其关键是设计者将信息表达传

递给受众，受众的感官接触到信息后，对于视觉符号

呈现的语意的认知和解读是否能和设计者传达相一

致。符号的表现逻辑如何体现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对

于不同的设计表现手法有着不同的追求。 

4.1 “清晰”作为视觉符号的表达方式 

当希望受众即时接受信息时，可以通过控制符号

造型和色彩的表现，以“清晰”的表达实现语意的呈

现。其符号表现的逻辑关系见图 5。 

造型清晰色彩强烈的表达方式能够给受众以简

明强烈的感官刺激，使受众更容易及时接受和正确理

解。虽然受众属于被动接受者，但这样的形式便于记

忆，有助于形成深刻印象，并减少由于理解不同而造

成的差异，从而提高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这也是

极简主义所推崇的艺术主张，即“只要看一眼，就能

明白是什么。”如：设计大师艾伦·弗莱彻著名的“千

金一笑”[13]，见图 6。 

这件作品从视觉的角度看，设计者以最直观的方

式将主题以手绘风格简单明了地展示出来。首先在符

号造型上，选择了最能代表文字主题且加强文字语意

的“笑口”，对这一符号的认知，无论受众的背景为

何，无疑能与设计者的创作初衷达成共识，同时这种

画风也容易被接受。其次通过简约的设计风格搭配强

烈单一的红色对文字和符号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受

众在看到这幅作品时，能够感受到设计者对其作品的

艺术自信和智慧。画面以黑白红三种高纯度色彩的呈

现，能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并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从而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了从视觉到认知的双重

延伸，完成了以“清晰”的符号表现方式构成信息传

达过程的逻辑主线。从整体上看，简洁明了的语意呈

现减少了语境的分歧，并提高了易读性，使受众能在

极短时间内完成语意阐释，从而实现了语境共识的扩

大化。 
 

 
 

图 5 “清晰”表达时视觉符号表现的逻辑模型 
Fig.5  The logical model of visual symbol  

representation in “Clear” expression 
 

 
 

图 6  艾伦·弗莱彻设计作品 
Fig.6  Alan Fletcher’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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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暧昧”作为视觉符号的表达方式 

若以提升受众的兴趣，增强作品的互动性，延长
信息传递的时效为创作目的，则可以尝试“暧昧”的
表达方式，其符号表现的逻辑关系见图 7。 

设计者可通过创造出更多联想和想象的空间，让
观者延长对作品的观看和思考时间。这种有意识的
“暧昧”表达技法，可以激发受众的兴趣和好奇心，
进而增强作品的互动性，使受众主动对作品产生思
考。这种以符号影响认知的“暧昧表达式”，在展现
信息传递的走向和设计意图的同时，还能够强化和延
伸作品的生命力。但这种“暧昧”不是“晦涩”，既
要控制在特定受众能够准确阐释的范围内，也要遵从
既有的规则、原理和文化，以达到与受众在信码上产
生更大的“共识”语境。例如：日本著名平面设计大
师福田繁雄的海报作品[14-15]，见图 8。 

这组海报作品所遵循的视知觉原理从左至右分
别为：矛盾空间错觉、知觉恒常性错觉、光渗错觉和
几何错觉。在表现方式上，设计者以多维化的表现手
法，围绕视错觉技法进行符号的造型创作，一方面丰
富了画面的表现层次和多变的空间关系，增强了作品
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另一方面对于其中的符号元素的
“暧昧”表现，不同的受众也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种
设计成功地引发了受众的探知欲，引起受众主动对作
品中的元素进行分解和重构。在此基础上，结合展现 

 

 
 

图 7 “暧昧”表达时视觉符号表现的逻辑模型 
Fig.7  The logical model of visual symbol  

representation in “Unclear” expression 
 

设计者的创作初衷和商业设定的文字说明，能让受众

意识到自己的诠释和设计者是产生了共识还是分歧。

但无论是哪种结果，都成功地让受众和作品进行了一

次良好的互动，达到了对画面进行“再次”诠释的目

的。以“暧昧”的符号表现方式构成信息传达过程的

逻辑主线，通过意蕴深刻的呈现语境和高超的艺术表

现，能够有效地调动受众主动对作品进行阐释的欲

望，从而让设计者想要传递出的信息能在受众的认知

中留下更深度的痕迹。 

5  结语 

视觉设计者通过借助视觉符号达成意义的传递，

受众接受视觉刺激引起心理反应，并对符号进行阐

释，而这样的意义是建立在设计者与受众的共同认知

上，因此共同认知成为设计者把控视觉设计生产过程

中的关键要素。从生产系统技术可控性角度，设计者

在明确设计意图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了解受众，又要

避免加入过多个人主观因素，以建构更加客观准确的

符号载体，进而实现视觉传达的目标，通过控制可变

要素，注重视觉符号表现逻辑，从而提升其表达的准

确性。 

本研究以符号学、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为

基础，梳理了符号与认知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彼此间的

关系，以及影响这种关系建立的外部环境及脉络，使

之成为设计过程中可借鉴的一种方法与思考流程，其

意义是以更清晰的符号表现逻辑，建构一个有效的符

号造型与意义传递的系统性模型，为探究视觉符号信

息的表达方式与把控传递过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另

外，从技术层面的角度来看，存在可控、不完全可控

和不可控三种不确定性，后两者的情况不在本研究的

范围之内。同时由于可控性会受到时间和条件限制的

影响，本研究的讨论集中在了设计过程中具体的创意

生成阶段，是在实际应用环节中常见的设计问题，其

他能出现的特殊时间和条件限制，则需要进行额外的

研究进行单独讨论。 

 
 

图 8  福田繁雄的海报作品 
Fig.8  Shigeo Fukuda’s post works 



242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8 月 

 

视觉设计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艺术的

创新存在偶然，科学的可控性又是发展的根本，若将

两者进行适度的结合，通过协调创新性和可控性的关

系，从而实现艺术性与科学性在创作中的平衡。未来

的研究若能从视觉角度对信息进行有效传递的基础

上，通过依靠科学研究对可控性因素进行控制，将科

学的秩序性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相信会在设计实践的

创新和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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